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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序　　着手写小说，原是没想过以此瑚口，但渐渐地竞有了些读者，并且不懈地催迫着我，于是
所谓的“烟丝霹雳纯”也就在烟头的明灭里渗了出来。
一篇篇地写下去。
直至今日，这篇多年前就开始构思的故事也即将付梓，说起来似乎也有点小说的气味了。
　　当初写这篇《违约》，其实也脱不出“有所思”的范畴。
时值书荒，便去翻卢梭的《契约论》，于是引发了我的思考。
契约精神与宪政的共存亡、同兴衰，是它强大生命力的本源，但在道德层面上，是否也存在着潜在的
契约精神？
人与人之间的深浅不同的关系，会否也是一种契约的达成，意味着彼此间的忍让与妥协、付出与关怀
呢？
　　严格来说，如果算上许多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、面红耳赤后的意气紫霓生，以及儿时的嬉闹，大
约世上大部分的人，都体验过背叛与被背叛。
那么这是否算是对人与人之间潜在的契约精神的违背呢？
　　通常不是为了应景，恐怕没有人会喜欢聆听说教。
一通通的大道理、太过严肃的辩证，至少于我来说，是极好的催眠工具。
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所以我落笔时，并没有什么藏于名山的想头，只有两点考虑：好看、好玩。
便足矣。
　　写一篇能吸引人读下去的小说，就是我的本意。
哪怕读完以后，读者并没感觉到我所想表达的东西，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不做令人生厌的牌坊，是我写
小说以来，不改的初衷。
　　得到此书将会付梓的消息，身边不少友人劝我：不若改改，使其更严肃一些，更正统一些，以期
引发读者的思考云云。
但我再三考虑以后，还是婉拒了这些善意的良言。
尽管事实上友人所说，并没有错，只可怜我着实没有这样的觉悟。
　　还是轻松一些，夸张一点，甚至荒诞不经一些为好。
并非人人都愿意无时无刻地思考，至少我就是这样——如果专门要思考什么哲学问题，这世间着实已
经存在太多不朽的大部头了。
　　所以还是让这篇小说，保留它本来的趣味吧，哪怕也许只是一种草根式的趣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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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隐藏在平凡都市下的神秘世界，智慧和力量角逐的火花，燃起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危机和真相。
　　少年求学时，与持唯心论的友人论及：世间是否有鬼。
　　凡他举的所谓灵异事件，我均可以从科学的角度解释。
　　然而事隔十数年，近来，我倒真的遇到一些很难解释的事。
　　比如今天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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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荆洚晓
　　男，上世纪70年代中生于恶溪边。

　　被称为国内最硬派奇幻领军人物。

　　初时涂鸦不过自娱，在读者的压逼下，才不断挤出新的小说，谁知无心插柳，这么一路挤下来，
数年之后，竟以卖文为生。

　　有《烽火涅磐》、“荆洚晓”系列等长篇，另有多部中短篇在各类杂志上连载。

　　现在为《飞·奇幻世界》、《九州幻想》、《幻想纵横》等一线幻想杂志主要撰稿人，人气颇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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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Chapter 0 引子Chapter 1　奇人Chapter 2　相士Chapter 3　然诺Chapter 4　立谈中Chapter 5　在
劫Chapter 6　入局Chapter 7　正气Chapter 8　破绽Chapter 9　山穷水尽疑有路　柳暗花明又一
帘Chapter 10　水落Chapter 11　卷帘格Chapter 12　后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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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Chapter　1　奇人　　胡仁是一位我从网络上认识多年的朋友，因为彼，此意味相投，虽多年来
未曾谋面，但我向来把他当做好兄弟，而没有把他归为习惯意义上的“网友”。
　　他现在坐在我的客厅里，在我的一再示意下，胖脸上浮现出夸张的痛苦，喝下一杯功夫茶。
他放下茶杯后抓起旁边的可乐狂灌，一小瓶可乐在我刚刚摸出一根烟点燃时，胡仁就已经把它喝光了
，他一脸害怕地冲我摆手道：“老荆，我不喝你这茶了，我从英国专程跑回来看你，没必要这么折磨
我吧？
”　　我笑道：“这是很好的茶叶，奈何你不会品茶。
”　　胡仁“嘿嘿”笑道：“不是不会品茶，只是我实在没法享受你这功夫茶，要是你有普洱，我倒
想来一杯。
”　　我也不勉强他，起身把装普洱的茶罐扔给他，问道：“我实在想不通，你为何不远万里专程回
国来找我喝茶？
”　　胡仁起身冲了一杯茶，笑道：“其实也不是专程吧，我的客户有一个基建项目一直没进展，没
有合理的解释，所以委托我和他的会计帅采处理一卜。
”　　我笑道：“那么如此看来，中国人还是诚实的，要是有问题的话，你定然会忙得昏天暗地，哪
有空来和我吹牛。
”　　胡仁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刚想说什么，突然屋里响起“嘀嘀嘀嘀、嘀嘀嘀嘀⋯⋯”的声音，胡
仁一脸鄙夷地道：“某些人老了，连个手机铃声也格外老土。
”　　我不解地道：“不是你的手机么？
”　　胡仁一愣，摸出手机看了一下，笑道：“也许是隔壁的手机响了吧，那人怎么调了一个'BB'机
的铃声？
呵呵。
”　　我一愣，拍了一下脑袋对胡仁苦笑道：“真的是BB机。
”　　在书房的某个角落深处，我循着过一会就“嘀”一下的声音，找到了那部传呼机。
胡仁一把抢了，在手上抛了抛，老到地笑道：“第一代的'火凤凰'，十几年前得两千块才下得来。
”　　接过胡仁手上的传呼机，上面显示着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。
这十年来，尽管我始终没有报停，并偶尔给它换换电池，但它从没有响过。
在手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，我和一些极要好的朋友各分西东，从此失去联络，因为当时的传呼台只有
电信，所以我得以一直保留着这个传呼机，尽管我知道可能它永远也不会再响了，我也希望它不会响
起，我的朋友应该可以如我忘记他们的号码一样忘记我的号码，但我必须让它随时面以响起，在他们
不得不记起这个号码的时候。
　　我拨通了传呼机上那陌生的号码，电话很快就接通了，但对方并没有说话。
因为知道这个传呼号码的人，一定是十几年前极好的朋友，所以我耐着性子再问了一次：“请问哪位
呼机？
”　　电话里依然是一片静寂，我顿了顿，道：“请问是哪位？
”　　过了一分钟，就在我准备放下电话时，一个沙哑的男声说：“我现在去找你。
”然后他挂了电话。
　　尽管很恼火对方这种无礼的行为，但我觉得这个声音很熟，可是又想不起是谁，我轻轻地敲打着
脑门，结果仍是一无所获，只好有些茫然地放下电话。
　　胡仁急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？
”　　我坐下来喝了一杯茶之后，把情况告诉了胡仁。
胡仁疑惑地问：“你想不起是谁么？
你把知道你传呼号码的人想一遍，也许有些眉目啊！
”　　我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等吧。
”　　无论当年上学时，如何过命的交情，但岁月会冲淡这些的，尤其是我这种不安分的人，有足够
多的经历和风波，来稀释这段青葱年代的记忆，哪里还想得起十几年前谁知道我的传呼号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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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来得极快，我刚刚冲完一泡功夫茶，门铃就响了。
保姆小兰打开门，那人闪身进来，向小兰道谢，剪着平头的粗糙的脸上满是讨好的表情，小兰脸上有
些不屑。
　　我几乎第一眼就确定，这个紧扣着白衬衣袖口，过长的牛仔裤裤管末端被那双破旧的皮鞋鞋跟踏
得打折，套着一条地摊货色领带的人，绝对不是我的旧友。
　　但这中年人一见我，就一把抱住我，我竟被他眼里那种久别重逢的神情弄得有些激动，一时也没
闪开。
他开心地用力拍打我的背部，激动得如小孩般地道：“阿晓，十多年不见了！
”　　然后又用力地握住我双臂，把我推开，如同一个兄长看着弟弟一样打量着我道：“那天在写字
楼见到你，我就寻思是你了，想不到你还留着传呼机，要不就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！
”　　我本想问他怎么称呼，但见他这样子，我知道如果让他发现我不认得他，一定会使他很伤心。
坐下来以后，胡仁递给他一支小雪茄，那人接过后笨拙地点着，抽了一口讨好地问胡仁道：“好烟啊
，这得不少钱吧？
”　　胡仁笑道：“我带回来送老荆的，好的我也送不起，一支四五欧元吧。
”　　那人迟疑地“哦”了一声，拿烟的手抖了一抖，小心地吸了一口，又问：“先生你做什么的？
”　　我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冲好了茶对他道：“来，喝杯茶。
”　　胡仁笑道：“在英国当个小律师。
”　　那人听了之后，竟连端着茶杯的手都有些发抖，不过他纯熟的品尝功夫茶的手法，却又让我觉
得，也许他真的是少年时的某个好友。
这时胡仁明显也发现了这一点，掏出了卡片给他道：“我姓胡，胡仁，你怎么称呼？
”　　那人紧张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吃吃笑着望向我，但一时间我眼里的迷茫却被他读去。
他的笑容顿时凝在脸上，整个人僵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过了半晌，他放下手中的茶杯，尴尬地笑道：
“不好意思，我该、该走了，走了。
”　　我一脸愕然地望着他起身拉下颈上的领带，把它塞进牛仔裤裤袋里，边向门外走去边解开袖扣
卷起袖子。
他的右腕上有一个刺青，我觉得很眼熟，突然，我想起来，我认识这个人。
这时他已经走出门去，我顾不上身上穿着睡衣，快步冲出去，在电梯口一把拉住他，叫出了他的名字
。
　　他回头望着我，眼里有些泪花。
我颤声道：“老哥，您怎么、怎么⋯⋯”我是想说，你怎么会搞得这么落魄，但这话太伤人了，以至
于不能出口。
　　张狂重新在我的客厅坐定，依然对当律师的胡仁有着某种敬畏，我在他身上，找不到当年的一丝
影子。
我有些郁结，从酒柜里开了瓶威士忌，给张狂倒了半杯酒，当我把酒放在他面前时，却失望地听他迭
声道：“阿晓，不用，不用，我喝这么好的酒是浪费，我喝双蒸就行了，你给胡律师吧。
”　　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骂道：“张哥，您喝，胡仁这小子，让他自便就是了！
”　　我坐下道：“张哥，这么些年，你怎么不找我？
”　　张狂喝了口酒，舔了舔舌头，叹气道：“混得不好，没脸见人。
”　　我默默地点了点头，他本不叫张狂，是上学后自己改的名。
在我印象中，张狂的确是一个很傲气的人，和眼前这个见人就赔小心、满脸讨好的笑意的猥琐中年人
一点也搭不上边。
　　喝完一杯酒，张狂慢慢讲述了这些年来的经历，自从当年分手以后，他就在社会上混着，一个孤
儿出身的人，连初中也没有读完，又不愿走黑道，处境可想而知。
他从大排档的小厮做起，然后做过门童，做过建筑工地⋯⋯他走过很多城市，在大前天以前他的最后
一份工作是在这个城市送煤气。
　　但大前天他收到一封招聘的信，因为年纪慢慢大了，太重的体力活干不下去，他曾经去应聘过几
份写字楼的清洁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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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他见到我，就是去那写字楼应聘当清洁工的。
　　“那这份工作成了没有？
”我问。
　　他看着我，迟疑地点了点头：“成是成⋯⋯不过有点怪。
”　　第二天他去上班时，发现公司居然给他配了秘书！
并通知他搬到城区高尚住宅区的公司宿舍去。
　　第三天，他就不敢去上班了。
想了几天，他把这件事和送煤气的工友说，大家都说他是吹牛，他是一个很重诺言的人，哪怕生活逼
得他不复少年的豪气。
他很忌讳别人说他吹牛。
　　张狂说到这里有些激动，一口气把杯里的酒喝光，对我道：“洚晓，再来点！
”我帮他满上，这时仿佛从他身上，找到当初年少任侠的好友的身影。
但一口酒喝下去，他刚刚亮起来的眼睛，又黯淡了下去，他喃喃地道：“他们打电话叫我去，还给我
钱，没有人问我为什么这几天没上班，但他们给我钱，连签名也不用。
”他说着从牛仔裤的后袋里掏出一叠钞票，大约有二三十张100元，扔在桌上对我道：“阿晓，你说，
这什么事？
为什么他们要给我钱？
”　　两三千块，其实不是太多，尤其在我身处的这个作为省会的沿海城市来说，也就是一个普通白
领的一个月收入，但对于一个送煤气的工人，一下子拿到这么多钱，的确，这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来说
，是很难接受的事。
　　胡仁在边上插嘴道：“那您去的这家公司，规模多大呢？
是什么行业呢？
会不会是一个经济骗局？
在国外，弄一个无关的人进来当替罪羊，并不少见。
”　　张狂苦笑道：“我、我、我想不会吧？
我也有读报纸的，如果他们让我签名，我会报警。
那是一个管理很大的写字楼的物业公司啊！
他们让我去当保安经理，奇怪的是老总不知从何知道我身手很好！
而我在这个城市从没出过手，这才使我感到怪异，因为好似我的一切他们都了解似的。
”　　胡仁站了起来，喃喃念道：“高薪，福利，分红⋯⋯对了！
”他转身一指我道，“《红发会》！
记不记得！
”　　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，张狂已大声道：“不！
绝对不是'红发会'！
我读了十几年福尔摩斯了，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回到租的房子里，把墙全敲了一次！
”　　我想了想对胡仁道：“寻愁行为？
不可能，张大哥没有什么背景。
我想报恩倒有可能。
”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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